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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文 主義 之哲學 的基礎 

大家 都知道 、孫先 生是 三民主 義的創 始者 、先生 曾自己 下三民 主義的 
定義說 、『三 民 主義就 是救國 主義。 』 因 爲三民 主義 、係 促進中 國之國 
際地位 平等、 政治地 位平等 、經濟 地位 平等、 使中 國永久 適存 於世界 ，所 
以說 三民主 義就是 救國 主義。 在 三民主 義的講 演裏面 、開宗 明義、 就是 
說明這 救國 的道理 。大 家如 果要 硏究一 一一 民主莪 的眞義 、第一 就 要看淸 
楚三民 主義的 目的、 是在 救國。 離開了 救國的 熱誠、 就 沒有三 民主義 。若 
說到 救世界 的問題 、本也 是三民 主義 者終結 的目的 。但是 在歷 史的閲 
係 上面、 沒有 了我們 的國家 、便連 我們也 沒有了 、何有 於世界 。所以 孫先 
生說 、『我 們要 提倡 民族 主義 、自己 先聯合 起來、 推 己及人 、再把 各弱小 
民族、 都 聯合起 來、 北 〈同用 公理打 破強權 。強權 打破以 後 、世 界上 沒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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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家、 到了那 個時候 、我們 才可以 講世界 主義。 』 

我們 知道了 孫先生 的三民 主義是 在救國 、便曉 得 這三民 主義、 是孫先 
生思 想之中 具體的 實際的 部分。 但 是孫先 生的思 想當中 、有沒 有作這 
具 體的實 際的主 義之基 礎的最 高 槪念呢 。這一 點是硏 究先生 思想的 
人所最 要注意 的。 要知遨 這 一點、 便要 把孫先 生的全 部著作 、作 一個總 
硏究、 還要把 先生的 一 生言行 、作 一個總 觀察 無後 才可以 看 得出來 。 孫 
先生 曾自己 著了許 多書、 造留了 許多 重要的 講演紀 錄、 給我 們國民 。現 
在 我且把 幾種最 重要的 書 、分 別叙述 、然後 苒詳論 他全體 的思想 。 

(一 ) 民權 初步。 我 們要達 救國的 目的、 是耍 全國的 民衆、 一 致團結 
起來 。要 全國民 衆一致 團結、 必須 要民 衆自身 、成 爲有組 織有 紀律的 
民衆 。先 生著這 一部書 、不是 一個理 論、 乃是 一個組 織民 衆的 基本方 
法 *自 序 上說 、『此 書譬之 兵家之 操典、 化學 家之 公式 '非流 覽 誦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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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乃 習練演 試之書 也、 . 倘此第 一步能 行、 行之 能穩、 則逐步 

前進、 民權之 發達、 必 有登峯 造極之 j 曰。』 孫 先生自 己著作 的書籍 、 
以 此爲第 I 部。 此書著 作於民 國五年 、出 版於民 國七年 。先生 在距今 
二 十年前 、便有 著此書 的意思 。曾 經和廖 仲愷 胡漢民 諸同志 、說 過幾 
次 、因 爲努力 於實際 革 命運動 、沒有 H 夫著作 、直到 袁氏旣 死、 先生在 
上海的 時候， 才能夠 完成這 一個 H 作。 先生以 爲這 是社 會建設 一 , 
民主的 社會建 設之第 一步、 可見先 生的思 想 、事事 注重 實際、 不是空 
想。 我們要 了解先 生最先 爲國民 革命 教宵著 S  一 部嘗的 意義、 才能 
夠 了解先 生的學 問能力 、政治 能力、 如何偉 大、 如何 深刻。 也 才可以 騰 
得我 們要實 行國民 革命、 應該事 事 時時、 注意一 :民 基本 能力的 訓練。 
要有訓 練有組 織的 國民、 才 能夠在 國 際的政 治鬥 爭上得 勝利、 才能 
夠得到 眞正的 民權、 才能夠 運用眞 正的 民權、 建設民 生主義 的安樂 


幸福的 社會 • 

0 一) 孫文 學說。 孫 先生四 十年的 努力 、就 先生個 人自身 來說、 可以 
用三句 話包括 起來 、是皋 不厭 、教 不倦、 行不 1T 學不厭 是先生 求知的 
努力、 教不惓 行不感 是 先生救 國救世 的努力 、是 先生 意志堅 強勇猛 
精進 的表現 。先生 是有特 殊的政 治 天才的 人 、所以 四十 年來、 所作的 
革命 事業、 和所發 表的政 治意見 、非常 偉大精 深 。在硏 究中外 聖哲的 
思想上 —分析 得淸淸 楚楚、 能夠 獨看到 最重要 最正確 的部分 。在 創造 
新學說 新制 度上、 能 夠認識 得明 明白白 、獨注 意到國 家和社 會所最 
需要 的問題 。眞是 一個百 世難逢 的先知 先覺。 但 是所以 能夠 使他這 
特殊 的天才 、充分 發揮的 緣故、 實在是 由於先 生自幼 及老、 一 生不斷 
的 好學深 思 。因 爲他好 學深思 、才 知人 所不能 知 、因爲 能知人 所不能 
知才能 行人所 不能行 。他 幾十年 當中、 所受最 大的障 礙 、就是 由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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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 多數的 人民、 不能接 受他的 主義。 而尤其 是由於 大部分 的革命 
同志： 不能 完全 了解他 的主義 。所以 先 生在受 了辛亥 革命的 假成殉 
和癸丑 革命的 眞失敗 、雨次 大教訓 之後、 認定 彌漫 中國當 時人心 的 
知易 行難的 思想、 是 阻礙革 命的大 障礙物 。於 是創爲 行易知 難的學 
說 、在民 國六七 年 的中間 、努力 著成這 一部衰 作爲 改變中 國人心 理 
的基礎 。這 行易知 難的話 、有 兩層 意義、 一靥是 能知必 能行、 一 層是不 
知亦 能行。 前 一層的 意義、 是要 革命的 同志、 認 識求知 爲了解 革命意 
義的 基礎。 要全國 的國民 、了解 求科學 的發達 、爲 國家 社會進 步的基 
礎。 後一層 的意義 、是要 革命的 同志、 了燧 國家 和社 會革命 的建爽 是 
要合全 國大多 數國民 的力量 、才 可以 做得 成功。 但是大 多數的 民衆、 
不必 個個都 要明白 了革命 的建設 之所以 然、 才懂得 作 。卽使 不能有 
精密的 了解、 也可以 跟着作 。因爲 『行』 並不 是一件 很難的 事情 。好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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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 一個房 子 、繪 圖和設 計的人 、是要 有建築 的科學 知識、 但是 大多 
數從 事實際 H 作的 H 人、 不 是個個 都要有 科 學知識 。就這 一 部書仔 
細硏究 、再看 先生平 生學 不厭、 教不倦 、的 精神 、我們 就可以 蹺得 、先生 
是 一個主 知主義 者。 和中國 那些稿 木死 灰的學 者的思 想、 完全 兩樣。 
(三) 軍人精 神教 T〗 J g  1 部書、 是民國 十年、 先生在 桂林集 合各軍 
將 校講演 的紀錄 。是 先生 造成革 命軍人 的基本 教科書 。如果 我們再 
細細 的領略 先生的 『三民 主義就 是救國 主義』 這一 句話、 我們就 
可以 曉得、 這 一部書 、實在 是 先生造 成國民 革命 的基本 教科書 。是先 
生 偷理思 想的最 高理論 。我 們中國 的國民 、耍 能夠完 全接受 先生的 
這一 個理論 、才是 眞正的 『孫文 主義』 的 信徒、 才能 作眞正 的國民 
革命 H 作。 這一 部書分 爲五章 、第一 章講精 神教育 、第一 一 章講智 、第三 
章 II 仁、 第四 章講勇 、第 五章講 决心。 决心又 分爲 兩項、 一項是 成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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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是成仁 _ 通全篇 五章、 都是以 實行三 民主義 爲目的 •要知 三民主 
義、 才是中 國國民 的正確 知識、 才是 革命軍 人的正 確知識 。要 能力行 
三民 主義、 才 是眞正 的仁愛 •要 能爲了 行三民 主義的 革命、 一 切甚麽 
都不怕 、所 謂富貴 不能淫 、貧賤 不能移 、威武 不能屈 、才 是眞正 中國國 
民的 勇氣、 才是革 命黨的 勇氣 。决 心是甚 麼呢、 就是 『擇善 固執、 』 就 
是古語 所說的 『誠。 』 所以 决心不 單是爲 了成功 、尤 其是要 爲了成 
仁 。我 們看了 先生這 一部書 、明白 先生仝 部 的思想 、可以 用幾 句簡單 
的話 來完全 表明他 。就是 、『天 下之 達道三 、民 族也 、民 權也、 民生也 。所 
以行之 者三、 智也、 仁也 、勇 也智仁 毋三者 、天 下之 達德也 、所以 行之者 
一也二 者何 、誠也 。誠 也溝 、擇善 而固執 之者也 J 在這 一個理 論的系 
統上面 、我們 更可以 看 出 一 個 要 點來、 就足 先生的 思想、 可以 分爲 『 
能作 J 與 『所 作』 的兩 個部分 。能作 的部分 、是 先生 關於道 德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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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所作 的部分 、是先 生政治 的主張 •能作 的部分 、是 繼承 古代中 國正 
統的偷 理思想 、所作 的部分 、是由 現代世 界的經 濟組織 、國 家組織 、國 
際關係 、種種 制度上 面着眼 、創 制出的 新理論 。因 爲世界 的狀呪 . 不同、 
所以能 作的遲 論 、雖 然繼承 古人、 而他的 實際、 合 古代不 能盡同 。我們 
看到 先生的 思想在 能作的 方面、 繼承中 國古代 的倫理 思想這 一 點、 
我們 就可以 曉得 、先生 的確是 中國民 族文化 的結晶 、是 中國 繼往開 
來 的聖哲 。我們 看到他 在所作 的方面 、全 部是 從改革 現代世 界的經 
濟組織 、國 家耝織 、國際 關係上 着眼 、創造 最新的 理論和 實際、 方略 、就 
可以曉 得先生 的確是 現代世 界文化 陶融而 成的革 命導師 、是 全世 
界被壓 迫民衆 的救主 。凡 是跟 從先生 革命的 同志、 只 要是常 和先生 
接近 、並 且留心 硏 究先生 思想行 爲的人 、都 能看出 先生有 兩個特 點* 

1 個特點 、是隨 時隨地 、都盡 力鼓吹 中國固 有道德 的文化 的眞義 、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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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中國固 有道德 的文化 的價値 •說 明我們 要復 興中國 民族、 先要復 
興 中國民 族文化 的 自信力 、要 有了這 一個自 信力、 才能 夠辨別 是非、 
才 能認淸 國家和 民族的 利害、 才能夠 爲世界 的改造 而盡力 。換 言之， 
就 是要有 了民族 的 自信力 、才能 把全中 國的人 、組 織起來 、努力 於革， 
命 的事業 。因爲 t 國人 自秦漢 而後、 創造 文化的 能力、 漸漸. 喪失、 亂於 
羣胡、 亡 於蒙古 、再亡 於滿淸 •在滿 淸統 治下二 百多年 。更叉 j 轉而受 
近 代帝國 主袭列 強的壓 迫 。就這 樣一個 長時 間當中 看中國 的民族 • 
從前 是東 方一個 偉大的 民族、 是優秀 的文 化民族 、而 常常受 小民族 
沒有 文化的 民族 、的 欺凌歷 迫 。近 代帝國 主義的 列強、 他們民 族的全 
數、 合算 起來、 也不過 和中國 的人口 數相等 •如 果我們 只說民 族的盛 
衰、 是 在現時 的文化 比較、 是 在民族 的人 口數目 比較、 都不能 夠解释 
中國以 大民族 、而受 壓迫於 小民族 、以鍉 秀 的文化 民族、 而受屋 迫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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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程度 很低的 民族的 原因 •所以 我們 應該荽 認 淸楚民 族盛衰 、是 
在 民族對 於文化 的 自信力 。要 有了民 族的自 信力、 才能創 造文化 、要 
能 夠不斷 繼續創 造文化 、發展 文化、 才有 民族的 生命、 才有民 族生命 
的發 展* 有了民 族 生命的 發展、 才可以 得到世 界平和 、世界 大 同* 所以 
國 民革命 的基礎 、第 一是站 在 民族的 自信上 面、 而民族 的自信 、更是 
由民族 光榮的 歷史 、發生 出來。 如果失 却了這 I 個能 作的自 信力、 I 
切 所作、 都無從 產生。 人是 要生 存的、 人 要生存 、要 發展生 存、 才 有經濟 
的要求 。要滿 足經濟 的要求 、才 有政治 的要求 。生存 的欲望 、爲 人生 I 
切欲 望基礎 、所以 能作的 力量、 爲一切 所作的 基礎。 先 生在能 怍的方 
面 不創作 、在 所作的 方面、 努力創 作、 就是這 個原故 。軍人 精神 教育這 
一部書 、在地 意義上 、偾 値非常 偉大 。而 且爲仁 求智、 以勇 行仁、 用堅強 
的意志 、决定 終身以 之 的目的 、正是 人類生 存的基 本力量 、尤 其是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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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時代的 國民、 必須 具備的 精神。 在理 論上 、在 實際上 、都 是如此 •我們 
且看孫 先生自 身一生 的歷史 、就是 一 個絕妤 的 模範。 

(四) 三民 主義。 這就是 孫先生 一 生偉大 創作的 本體了 •前 面已經 
叙述過 、孫先 生自身 、說 明三民 主義、 就是救 國主義 。又 說明必 須要先 
達到 救國的 目的、 才能 夠說得 到人羣 進化 、世界 大同。 現在我 所講的 
要點 、不 是在分 析三民 主義的 自身、 是在硏 究三 民主 義之理 論的基 
礎 。本來 、先 生創 行三民 主義、 是由 於事 實的需 所以 開宗 明義、 就說 
『今天 如果要 救國、 必須耍 信 仰三民 主義 、信 仰三足 主義、 便 能發生 
出 極大的 勢力、 這種 極大的 勢力、 使可以 救 中國。 』 民 族主義 的結語 
說、 『我們 不單是 要恢极 民族的 地位、 還要 對於世 界負一 個大責 任、 
就是 要决 定一種 濟弱 扶傾的 政策 、對於 弱小民 族 、要扶 持他、 對於世 
界列強 、要 抵抗他 。我 們要 把那些 帝國主 義來銷 滅、 才 算是治 國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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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我 們要先 恢復民 族主義 和民族 地位、 用固有 的道德 和平俄 基礎、 
去統 一世界 、成一 個大同 之治、 這使 是我們 四萬莴 人的 大責任 、便是 
我 們民族 的眞 精神。 』 在民 權主 義上、 第一 說明民 權的定 義， 第二說 
明人 類奮鬥 的歷史 。第三 說明個 人主義 的自由 觀念 之錯誤 。第 四從 
社會的 組織上 、說明 平等的 眞義 。第 五說明 歐美民 權發達 的歷史 、和 
他們實 際方法 的幼稚 。第六 說明權 能的分 別、 間明先 生自己 的民權 
主義 的主張 。我們 看他民 權主義 當中、 有三個 要點。 一 個是說 明中國 
古 代的氏 權 思想、 認爲民 權主義 的意義 、在中 國二千 多年前 、已 經有 
了 萌' 芽 。不過 是只有 了一種 思想、 而 不能成 爲事實 。第二 個要點 、就是 
認定 近代物 質文明 的進步 、雖 是一日 千里、 但是在 政治的 理論上 、却 
是進步 很慢。 這層 意思、 我聽 看先生 講過很 多次。 去年先 生北上 、路過 
日本、 在神戶 高等女 學校的 講演、 仍舊是 這一個 意義。 第三點 就是從 


礎 基的學 哲之衮 主文孫 


政治 的理論 和實際 問堪上 、羁別 權能 •這確 是先生 的創見 、爲 現代政 
治學上 I 個很 重大的 發明。 從前 許多學 問家、 都 看到這 j 點、 但是沒 
有 栢當的 解决方 法。 先生在 這一點 、引起 政治學 說上的 一 個大革 命， 
在民生 主義上 、第 一說 明民生 是歷史 的中心 。第 二說 明解决 民生問 
® 要拿 事實做 材料、 才可以 定 出方法 、單拿 學理定 方法、 是靠 不住的 • 
第三、 便說 明食. 衣 .住. 行. 谷問題 的事實 、及 其解决 方法。 可惜沒 有能夠 
完戒這 1 個講演 、先 生便長 逝了。 此次 我在孫 夫人處 看見先 生所親 
筆記 出的民 生問 題目錄 當中、 在食 衣住行 之外、 還 有兩個 題目、 一 個 
是 養生、 一 個是送 死。 可惜我 當初關 於這雨 個問題 、都 沒有聽 見先生 
直接 的解釋 、先 生曾經 對夫人 談過一 點大意 、以後 想細細 的硏究 1 
下、 把先生 關於這 兩個問 題的意 思、 大槪寫 了出來 。我 們看先 生講民 
生 問題、 在許 多地方 、都非 常注意 到生育 、養育 、教 育、 的問題 。要 圓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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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 、少 有所教 、老 有所養 、男 女老幼 、各得 其所 •所以 我認宠 先 生所要 
解决的 民生問 題當中 、除 了食 •衣 .住 •行 .之外 、最重 要的就 是一個 『育』 
的問題 。有 了食 .衣 •住. 行 •育 .了 、更要 一切 人民、 都 能得到 優美高 尙的享 
樂。 近代的 政 治施、 設、 這一個 『樂』 字、 是最 要緊的 ，先生 在很多 地方、 
論到 這一點 。所以 把各種 歸 納起來 、可以 說食 •衣. 住 •行 .育 •樂. 六 個生活 
需要均 等普遍 的滿足 、爲 先生民 生主 義的眞 義所在 。先生 一 生的精 
神、 全部是 注在民 生主義 、我們 就三民 主義趵 關係 上來說 、民 族主義 
是三 民主義 革命的 第一步 H 作、 也可以 說是 實行民 生主義 的基礎 • 
要迖解 决民生 問題的 目的、 便要 先排 除障礙 民生的 惡勢力 。要 排斥 
障礙民 生的惡 .勢力 、第一 便先要 民族 自身具 備一種 偉大 的能力 、把 
國家和 民族 的地位 、扶植 起來、 脫離帝 國主 義的壓 迫、 造成完 全自由 
獨立 的國家 。民族 主義的 重要、 完 全是在 這一點 。所以 就民生 的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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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 、民 族問題 、實 在是民 生問題 當中最 大的一 個部分 。如 果說 普通 
的 社會問 題是橫 的民生 問題、 這民族 問題、 就可以 算是 縱的民 。 生問 
題了 。民 權主義 是爲甚 麼呢、 就 是要解 决民生 問題、 必 定要人 民自身 
來 解决、 才是 切實、 才 是正確 。所以 爲了解 决民生 問題、 就非建 設人民 
的權 力不可 、尤 其非建 設起在 政治上 、經濟 地位上 、立 於被壓 迫地位 
的農 H 階級的 權力木 可 。所以 三民 主義中 的民權 主義、 是主 張全體 
人民 男女的 普通直 接民權 。如 此看來 、我們 就可以 暸得 、先生 所領袖 
的國 民革命 、最初 的動因 、最後 的目的 、都 是在於 民生。 先生對 於民生 
問 題下的 定義是 、『民 生就 是人民 的生活 、社會 的生存 、國 民的生 計、 
羣 衆的生 命。』 就 這四句 話看 、我們 就可以 曉得 、民 生主義 、實 在是先 
生全自 •的 所在。 二十 多年來 、先生 每次講 演革 命道理 、必 定是 把民生 
主義、 作爲最 重要的 論點、 一 切問題 的中心 。辛亥 革命漱 爭終結 之後、 


一 I  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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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 j 方面 、懿 定宣 傅主義 爲最 重要的 事業 •民國 元年、 在上海 、在松  一 
江 、在杭 州、 在北京 、各處 、每次 講演、 都是以 全力宣 傳民生 主義、 而一方  ^ 
面認定 完成國 內的鐵 道網、 爲實行 的 第一步 、所以 自己 負起責 任來、 

辦 理這一 件大事 。可 惜當 時一般 黨人、 完全不 明白民 生主義 的重要 、 
而且 許多的 人 、簡 直可以 說是 沒有爲 民生而 革命的 良心 。並 且因爲 
智 識淺薄 的原故 、把 民族主 義的眞 實意義 、也不 曾認識 明白、 把全世 
界民族 問題的 事實、 也不 曾看得 淸楚 。所以 滿淸政 府一倒 、使以 爲了 
結 了民族 革命的 責任、 适眞是 可惜可 嘆極了 。實 際上 負黨務 重責的 
宋 純初、 就是第 一個不 明白民 生主義 的人。 把先生 的三民 主義、 連名 
稱 都從政 綱當中 、剔除 了去。 當時 宋鍊初 的政治 活動、 第一個 H 作、 就 
是 排去革 命同盟 會的 革命性 、把 『革 命同 盟會』 改作 『同 盟貪』 忘 
記 了革命 的眞義 、是在 實際的 改造' 這個影 IT 足使 當時全 國國民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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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的認識 、都完 全錯誤 、直到 現在、 才漸漸 的覺悟 轉來。 第二個 H 作、 就 
是排 除了三 民主義 的名實 。僅 僅用 採用民 生政策 一 句不明 不白的 
話 、來騙 I 般 靑年闾 志 、避免 靑年同 志們的 、反 對。 第三個 H 作、 就是用 
丟了革 命性和 主義的 一 羣政治 勢力集 圃爲基 礎 、去 與反革 命的官 
僚妥協 、以 圖在 短時 期內、 掌握政 權。 公平 的批判 起來 、革命 黨的第 一 
個罪人 、實在 是桃 源漁父 。自 此以後 、我 們可以 看出來 、革命 黨的分 化、 
每次 都是以 關於民 生主義 的意見 、爲 最重要 的區分 。直到 現在、 依然 
如此 。去年 先生對 一般國 民黨的 黨員說 、『我 是爲了 實行民 生主義 
而 革命的 、如果 不要玛 生主義 、就 不是 革命。 』 我們就 這一個 意義上 、 
也可以 看得 出民生 主義 、實在 是三 民主義 的本體 。三 民主義 並不是 
三 個部分 、就 本體 上看、 P 有一 個民生 主義、 就方法 上看、 才 有民族 、民  ^ 
權 、民 生、 三個 主義。 先生定 民生 主義的 性質說 、『民 生主義 、就 是社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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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 又名典 產主義 、卽是 大同主 II J 又說、 r 共產 主義、 是民 生主義  j 
的理想 、民生 主義、 是典產 主義的 實行。 』 就 此看來 、我 們可以 看出先  | 
生所主 張的民 生主義 、有幾 個要點 。 

一 、  民 生主義 、在 目的上 、與典 產主 義完全 相同。 因爲其 產主 義與民 
生 主義所 要解决 '的 問題、 是相 同的。 

二 、 民 生主義 、在 性質上 、與其 產主 義完全 相同。 因爲共 產主義 、與民 
生主義 、都是 突破了 國界、 以 全世界 爲實行 主義的 對象。 

三 、 民 生主義 與共產 主義、 在哲學 基礎上 、完全 不同。 共 產主義 、是很 
單 純的以 馬克斯 的唯物 史觀爲 理論的 基礎耑 民 生主義 、是以 
中國 固有之 偷理哲 學的、 和政治 哲學的 、思想 爲基礎 。因之 、在範 
圍上 、也就 有一個 很大的 差異點 。就是 共產主 .義 所要解 决的問 
題 、是 限於經 濟生活 的問題 、而民 生主義 、在育 、與樂 、的 M 個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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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經超出 經濟的 生 活之外 •  一 ^先生 所已定 而未 講的 雨個重 
要問題 、就 是養 生送死 兩個 問題、 在先生 的思想 體系上 、實在 是 
有 重大意 義的。 

四 、民 生主 義與北 (產 主義、 在實行 的 方法上 、完 全不同 '共産 主義以 
無產 階級之 直接的 革命行 動爲實 行方法 、所以 主張用 階級專 
政、 打破階 級* 民生主 義、 是以國 民革命 的形式 、在 政治 的建設 H 
作上 、以 國家的 權力、 達實行 的目的 。所以 主 張革命 專政 、以 各階 
級的革 命勢力 、阻 止階 級勢力 的擴大 、以 國家 的權力 、建 設社會 
的典 同經濟 組織。 而 漸進的 消滅 階級。 

更 有一件 事實、 就是 俄國的 革命、 並不能 證明共 產主義 的成功 、實足 
以 證明三 民主義 的 成功。 違一點 在孫先 生的民 生主義 講演中 、已經  ^ 
論得很 明白、 這是 很的確 的一個 證明。 並且他 們口口 聲聲說 是要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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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專政、 而其 實在 革命 的政治 勢力上 、何宵 完全 是無產 階級 的人來 
棠握 政權 、可不 依然是 革命禅 政 、依 然是 爲無產 階級的 革命。 並且他 
們的 國家基 礎漸漸 鞏固、 而共產 的 色彩、 也就 渐渐稀 薄 。資本 主義的 
實質 、依 然存 在。 不過是 他們的 政庥、 J: 政策上 、把 重要 的產業 管理、 ‘收 
歸國 家之後 、產業 的競爭 、去了 絕 對自由 性罷了 。至 於 H 銀 制 度和私 
布財齑 兩倜基 礎、 也一樣 沒有能 夠推翻 。可 知社 會經 濟組織 的改造 、 
迢是 一個很 實際的 問題、 不 能獨朵 理論 的敷 衍、 使可以 成 功的。 今天 
中國國 民黨同 志 當中、 我 們很看 得出有 M 桢人、 一 稲是 要民 生主義 
之名、 而 反對民 生主 義之 實的。 這一秫 人 、我們 看他不 單是思 想上的 
落伍者 、而 且推演 下去、 很快酋 要變成 被革命 的東西 。一種 是 要民生 
主 義的實 際、 而 不願意 要民生 主義之 名的。 這一種 人、 我覺得 正是先 
生所 說中國 人失却 了民族 自信 力一嵇 現象 。至存 在這兩 稀徧 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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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很 忠實地 確信三 民主義 、而又 能夠有 革命的 勇氣和 能力 的人 、實 

在 不多。 並且在 很散漫 的團體 組織 當中远 無 從有淸 淸楚楚 明明白 

白的 表現。 一 個民族 、沒 有認 織自己 的歷史 、承認 自 己的歷 史的男 氣、 

沒存 信任 自己 的民族 、能 夠創造 世界 文化的 剪氣、 這實在 是 很不幸 

的 一件事 實 。我認 爲中一 :所以 變爲 弱而且 大的民 族的 原故、 便是 在 

此。 如果這 一 個民族 的 精神。 不能 夠恢復 、我怕 將來卽 使全世 界社會 • 

革命成 功之後 、中國 的民族 、依 然是 世界文 化上的 失敗者 。由 弱而且 

大 的民族 、化 爲眞正 的弱 小民族 、以至 於消一 r 道眞是 一個極 J 危的 
f  尼。 

(五) 實 業計遨 。 此書 是孫 先生稻 數十 年之硏 究而 成的專 門 著作、 
關 於中國 之物質 的建設 、全世 界學衮 及專 門家 、注意 硏究的 很多、 但 
是這 糕偉大 而綿 密的規 畫、 實在是 空前 巨著 。並 且從理 論上看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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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要 知道這 部書是 先生關 於實行 民生 主義的 第一部 規畫* 就民生  一 
主 義的實 業建設 上說、 可以分 爲設 ff 組織、 管理 1  一一個 大部分 、道 一部 *02 
書、 是把 全國的 人口、 土地 、生產 消费的 能力、 三. 件大事 作標準 、製 成總 
規！ T 爲 建設民 生主義 的社會 之基礎 。在 原則上 、實業 的設計 、組 織、 管 
理 之權、 完全屬 諸國家 。先 生所 抱的革 命理想 、就是 要由革 命政府 、完 
全負 起建設 的責任 、實 現民 生主義 達國大 綱上說 、『建 設之 首要在 
民生。 J 這 一句話 、就是 實業計 蛰的骨 子。 因爲資 本主義 的成立 、是由 
於 H 業革 命之後 、實業 集中、 在 私有財 産 的原則 上面、 少數有 產階級 
的人、 一 方面負 設計 、組織 •管理 、之 全責、 一方 面操分 配的 全權、 而結果 
便 享受最 大限的 報酬。 一切 實業的 .運用 、又 都在自 由競爭 、與 H 銀制 
度、 兩個原 則之下 、種種 社會病 、都 由此發 生出來 •人多 數從事 於勞動 
的人民 、和 生產 楼蘭分 離開來 。農 民失却 土地、 H 人失却 H 具 、形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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偭極 大的無 產階級 •所 謂民有 、民治 、民享 、的政 治原則 、 o 適用 於極少 

數的有 產階級 •這就 是 由經濟 生活不 平等而 引起政 治不平 等的現 

象 K 中山 先生創 立三民 主義、 是在 二十餘 年前、 那 時中國 國內、 還沒 

有資 本主義 發生、 以近代 生業組 織的眼 光看來 、除 了受 外國的 壓迫 

而外 、中國 實在是 一 張白紙 、所謂 染於蒼 則蒼、 染於黃 則焉阻 礙發展 

的惡 勢力、 只 有兩 個。 一個 是帝國 主義的 列強、 一個是 專制中 國的滿 

洲政 府及滿 洲政府 下的專 制階級 .所以 孫先生 所主張 的民生 主義、 

如果 當時由 強 有力的 革命政 府來行 、可以 說只有 建設而 無破壤 、因 

爲 並沒有 經濟上 破壤的 對象存 在 i 到辛 亥革命 、顛 覆滿廷 的時代 、 

在國內 的通商 n 岸地方 、已 經稍稍 有 近代的 工商業 發生。 但 是生產 

的能力 、實 在微細 得很、 並且他 們還並 沒形成 一種資 本家階 級的意  一 

2 

識 。及 到歐戰 發生以 後、 新式的 H 業、 方才 漸漸發 達起來 •到 五四 運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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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 一方面 螢生出 『運動 勞動運 動的運 動、』 一 方面才 引起了  一 
部分資 本家的 階 級意識 。同時 中國的 H 業、 受着拒 絕 外貨的 良好影 
響、 方 才如審 筍一般 的發生 出來。 就目前 的實. 業狀呪 來說 、比起 二十 
五年前 、雖然 有了不 少的進 步 、可是 要和歐 美比 起來、 依然還 是中山 
先 生所說 『大 貧小 貧』 的程度 。求改 造中國 的經濟 組織、 第一 要緊 
的、 是要增 加中國 的生產 能力 、同時 防止由 生 產能力 發達而 生的社 
會病 。所以 中國 的經濟 問題、 是以 生產問 題爲主 要部分 、而 及於分 配 
問題。 不 是像生 產已經 過量 發達的 國家、 以分 配問題 爲主要 部分、 而 
後 及於生 產問題 。在此 刻這個 時候、 只 要革命 黨的訓 練充分 、能夠 建 
設得起 內力充 實的革 命政府 、由 革命政 府來解 决土 地問題 和資本 
問題 、實在 依舊和 二十五 年前、 相差 很有限 。試 就中山 先生的 實業計 
畫來看 、現在 要建設 國內的 這些重 要實業 、都 是新 起爐灶 、並 不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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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 義宣戰 、實在 口< 是把一 個剛剛 受孕的 資本主 義胎兒 、墮 了胎 
罷了 。所以 在這時 候、 在資產 階級褢 面 的反對 革命黨 的三民 主義的 
人、 是最沒 良心的 人和最 沒知識 之  < 占百分 之九十 九眞正 占在利 
害 敵對地 位的人 、實在 不過百 分之一 。一 年以來 、所以 反革命 運動如 
此之 張皇的 rf 故、 大都是 受帝阙 主義老 的教 嗾和欺 騙、 而一 方面也 
是其 產主義 者超過 實際耑 要 、不 合實際 情形的 過量宣 傳的惡 影響。 
至 於硏究 中山 先生思 想的人 、關 於硏究 先生的 著作、 往往也 犯一個 
毛病 、就是 關於理 論的 一部分 、很有 興趣、 而關 於實際 問題的 部分 、很 
少留 心硏究 。不曉 得耍眞 正明瞭 一禪 理論 、非 把實際 的問題 了解之 
後不行 。中山 先生說 、要 解决 K 生 問題、 是  '要用 事 實傲基 礎、 這 是很正 
確 的科學 的方法 。因 爲空洞 的學理 做基礎 、去求 解决實 際問題 、就很 
容 易落演 繹論理 的毛病 、不 能夠 得到 『學 理的再 證明。 』 如果 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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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傲基礎 、我們 時時 薄刻 、都徒 夠充分 的得到 再證明 的保障 、可以 少 
了許 多錯誤 •並 且民生 主義與 共產主 義不同 的地方 、還有 一 個重要 
點、 是在對 於社會 問題的 態度。 其 產主義 的態度 、是置 重在批 評和攻 
擊 、而 將建設 的主張 、放在 第二層 、甚 至絕不 顧及。 他們以 爲只 要把資 
本主 義攻倒 、建設 的方法 、自 然會 生出來 ，而 中山先 生的民 生主義 、衡 
於社會 問題 的態度 、是 置重 在建設 的主張 和方法 。所以 一個只 是說 
現祉 會如何 不好、 一 個是在 極力 要如 何建設 。有許 多人說 、『民 生主 
義不是 一 個 主義、 P 是一種 社會 政策。 』 原因就 是在此 。其實 在產業 
上 、差不 多是一 張白紙 的中國 、我 們今天 的需要 、實在 並不在 怎樣去 
攻擊 資本主 IT 批評資 本主義 、而是 要有一 個如何 建設的 方案、 這是 
產業落 後的中 國所最 要緊的 •所以 民生 主義的 目的、 是要在 經濟生 
活平等 的基礎 上 、使 人民的 8 ■食 .衣 •住 •行 •育 .樂 J 六個 生活的 要求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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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 而滿足 而滿足 這六個 生活要 求的前 提條件 、在心 理上 、是 要改 
變人民 的思想 。在物 質上、 是要建 設由國 家計晝 、組織 、管理 、的 重要生 
產 機關. 物 質的建 設 、從目 的上說 、是要 把全世 界造 成民生 主義的 ^ 
社會、 就是完 全民有 、民治 、民享 、的 社會。 這一 個偉大 的工作 、我 們先要 
從 自己的 阈家做 起 。論 到最後 的目的 、不只 其產 、國 家是人 民所共 有、 
政 治是人 民所其 管 、利 益是人 民所典 享。 從運用 上說、 就 是要使 『人 
盡其才 、地 盡其利 、物 盡其用 、貨暢 其流“ J 這 四句話 、本 是先生 在三十 
餘年前 的主張 、當 時先生 還沒有 組織成 他的三 民主義 的理論 、但是 
他所主 張的建 國方法 、至今 看來、 仍 舊是完 全一貫 。以 國計民 生爲建 
國 之大本 •許 多人 硏究社 會問 題、 P 從 目的論 上去尋 理由术 曉得從 
方 法論上 去求實 際。 這是 很錯誤 的、 便就 共產 來說、 其 產是要 共有、 不 
是要 共無、 是要其 富 、不 是要其 貧 。像 在今 天的美 國那樣 生產機 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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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能力 偉大、 組織、 管理的 技能、 已經很 進步、 只要把 他現在 的能 '力和 
材料 、變 作社會 化、 就能 成一個 新的典 產組 織、 是可以 主張 行共 產的* 
像 我們中 國今天 a 樣 、甚麼 新的產 業組織 都沒有 、我 們去北 (甚麼 。照 
這樣 的產、 共了 起來、 於阃民 經濟、 有 甚麽办 處。 而且技 能和材 料、 幼稚 
至於 如此、 缺乏到 如此、 拿甚 麼做其 產 的條件 。俄國 的人、 耍到 了條件 
不具備 的理論 行 不通的 時候、 才會 懂得囘 到基本 H 作的新 經濟政 
策去、 先生却 是最初 的規鼓 、便以 具備主 要的生 產條件 、爲實 行民生 
主義的 發足點 。看 到运褢 、我們 就可以 曉得、 空想病 之害、 不 !] 是中國 
人受得 很深、 外國人 亦一樣 是不免 的 。大 家知遨 現代坶 克. m 的其產 
主義 、叫 作科學 的社矜 主義、 但 是如果 不硏究 實 際的事 實、 而 僅奉理 
論去求 實現、 以便 與空 想的妣 會 主義、 犯了同 一樣的 幼稚病 。至 於說 
到如 何實現 先生的 實業 計寮、 先生在 歐 戰終結 之時、 本來 對於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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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侗 提案 '現在 情移 勢遷、 以後應 該如何 實現、 是要 負繼承 先生主 
龚责任 的人、 從事 實上去 求 解决的 。國 民黨所 主張的 打倒帝 國 主義、 
打倒 軍閥、 和廢除 不平等 條約： )3 些 口號、 都 是實行 道途上 、由事 實產 
生的 方法。 我們必 須把方 針認淸 楚 、向着 我們的 主義 、努 力前 進、 特時 
刻刻不 忘 『事 實定 .解 决問題 的方法 』這 一個 遺教、 這是 我們 信奉三 
民 主義、 從事 於國民 革 命的人 、所 負的電 大貴 任奮 H 先生 所擬定 的 
發展 實業 計畫中 、有 一個很 重耍 的原 則、 就 是自叙 上說的 、『發 展之 
權、 操之自 我則存 、操之 J: 人則亡 。此 後中 國存 C 關鍵、 則在此 實業發 
展之一 事也。 』 這 幾句話 的意義 、非 常深刻 。先 生所說 、『當 熟讀此 書、 
從此觸 類旁通 、舉一 反三、 以推求 衆理、 庶 亂操縱 在我术 致 因噎廢 食。 
方能 泛應曲 當、 馳 驟於今 H 世界經 濟之埸 、以 化彼族 競爭 之性 、而達 
我大同 之治。 』 所以 如梁事 勢變遷 、國 際的情 形、 不容完 全行使 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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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 的策略 的時候 、自然 因該 要因 時制宜 、變更 方法的 。卽就 當日先 
生所 定的 策略說 、古 人所謂 『有 伊尹之 志則可 、無伊 尹之志 則篡』 兩 
句話、 正可以 作這 個意思 的註明 。從 先生溱 常 政治改 造的主 張硏究 
起來 、關 於實行 此計鲞 的 策略、 就實 行之主 權上說 、固 然非由 我中國 
國家握 權不可 、而何 人替國 家代握 此權行 此事、 亦惟有 眞正以 三民 
主 義爲信 條的革 命黨。 如 非革命 黨而握 此建設 之權、 則其結 果必至 
爲帝國 主義的 列強所 利用、 而更使 半殖民 的中國 、陷 於不可 恢復之 
苦境。 譬如俄 國革命 之後、 與德國 訂屈伏 和約、 (一 九 一八年 三月) 這 
一件 事實、 是 要有堅 决的革 命精神 的列寧 政府、 才可以 行之 無害。 假 
如克林 期機一 般人要 來作這 一樁事 、就 完全會 有不良 的結果 。又如 
他們 因爲其 産 主義行 不通. 於是 方改行 新經濟 政策、 而俄國 國內的 
安寧、 和國際 的地位 、隨 之增進 。這 新經濟 政策、 假如是 由反革 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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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行 、其結 果一定 不良、 俄國革 命政治 的基礎 、必 然動 搖痛國 際間的 
地 位也必 然墮落 、漸 漸退步 到資 本主義 、再 囘到帝 國主義 •更 會變成 
資本 帝國主 義的侵 略地、 受滅亡 之禍、 都說 不定的 。因 爲一種 基本的 
主 義信仰 、是 决定 政治 趨向的 。就中 國的古 話來說 、就 教作 r 道。 J 趨 
向不正 、背道 而馳、 無論 甚麼好 的方法 、都 會惡化 。趨向 ■若正 、卽 使方法 
不十分 好、 漸漸 還可以 有改 善的希 望、 這是在 革命地 位的國 民應該 
切實 了解的 。更有 一層、 孫先生 對於帝 國主義 的態度 、自幾 十年前 、直 
到 如今、 從來沒 有變更 。只有 他適應 的策略 封是應 乎時勢 的需要 、而 
時 有不同 。硏 究先生 實業計 畫的人 、在 這一點 、要 留心做 普遍的 觀察、 
才可以 不泥 於昔 時的 策略 、而忘 却 今曰的 適應‘ 不 至泥於 反抗帝 
國主義 的原則 、而遂 不敢和 他國钉 經濟的 合作、 行產業 的交通 。便是 
近年 來俄國 爲了他 本國實 業、 在 必要的 時候、 仍舊 要吸 收外 國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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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因爲 生產機 關和生 產技 能、 這些 都是 不能無 中生有 、只不 喪失產 
業的 管理權 這一個 原則、 是 絕對要 緊的。 

就以 上五 補重要 的著書 、細細 的硏究 起來、 中山先 生的建 設經綸 、已經 
可以完 全了然 。此 外最能 夠簡單 明瞭地 、把 先生的 國家建 設規晝 、全部 
表現出 來的、 就 是國民 政府建 設大綱 。最能 夠把先 生的中 心思想 、明白 
表現出 來的、 就是 M  1 次先生 在 神戶 高等女 學校的 講演。 這一 篇講演 
的題 J 、 是 『大亞 細亞主 義一 I 是 U 個題 H、 並不是 先生自 己選笟 的 
先生也 不是普 通一般 的大亞 細亞主 義者。 我們看 .先 生的全 部著作 、已 
經可以 明白 、先 生是以 『世 界大同 、人 羣進化 、』 爲終 結目的 、的愛 國者。 
所以先 生的三 民主義 、不但 不 是大亞 洲主義 ■並且 也不是 大中國 主義' 
先生 所主張 的被勝 迫民族 的聯合 、在 理論上 、並 不限於 亞洲、 是 包含全 
世界的 弱小民 族 而言。 但是 在實 際上 、亞洲 各民族 、占 全世 界被壓 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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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 最大部 分。 單是中 _ 印度 、土 耳其、 波斯， 高麗 、幾個 民族合 算、 ：巳 經是 
八萬萬 以上 的人口 •而這 八萬萬 多的人 口當中 、中 國就 要占四 萬萬。 所 
以全亞 洲被腰 迫民旋 的解 放運動 、事 實上是 全世界 被壓 迫民 族解放 
的基本 、全 亞洲被 壓迫 民族 的同盟 、也 就是 全世界 被滕迫 民族 同盟的 
基本 、而 中國民 族 的獨立 運動、 事實上 也就是 全亞洲 民族 解放 運動當 
中 最主耍 的 H 作。 愛國的 中國人 、固然 應該如 此認識 、就 是別洲 別國別 
種的人 、倘若 眞具有 hi 族解 放的熱 誠、 也應該 要如此 認識的 。因 爲先生 
是眞 實的革 命家、 注 重實打 、不篮 空想 、所以 是眞 正的博 愛主蓊 、大 同主 
義、 而同時 是一 個眞正 的愛 國考 所以 常常注 意 於全亞 洲被壓 迫民族 
聯合的 原故、 也是 爲此。 這是事 實 一方而 。在思 想方面 、先 生是最 熱烈的 
主張中 國文化 极 興的人 、先 生認 爲中國 古代 的倫理 哲學和 政治哲 學、 
是全 世界文 明史上 最有價 値的人 類精神 文明的 結晶。 要求全 人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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眞正 解放、 必 須要以 中國 固有的 仁愛思 想爲道 •德 基礎、 把一切 科學的 
文化、 都 建設在 這一種 仁愛的 道德基 礎上面 、然 後世界 人類、 才 能得眞 
正的平 和。® 文明 的進化 、也才 有眞實 的意轉 在思想 一方面 、先 生的民 
族主義 、同時 就是大 同主義 的基礎 。先生 認爲中 國民族 、應 該爲 世界大 
同而 盡力、 而達目 的的方 法、 第一步 就是要 恢復中 國民旋 固有 之道德 
文化 。因爲 這一個 道德的 文化、 是 人類同 胞精神 的產物 、要 把這 一個道 
德文化 的精神 、恢復 起來、 以 之救國 、並且 把來做 統一全 世界的 基礎、 才 
是完成 了中國 人在全 人類中 的使命 。『民 生 是麽史 的中心 、仁 愛是民 
生 的基礎 G 先生 把這一 個思想 、強 調到最 高潮的 時候、 就是先 生對歐 
洲文 化的基 本思想 來宣戰 。所以 先 生對' 於俄 國革命 的成功 、也 認爲這 
是東方 文化的 勝利、 認爲是 受三民 主義的 教訓、 而不認 爲三民 主義之 
思想的 基礎 、是由 西方文 化而來 。所以 荽能夠 看 到先生 對於精 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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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思想、 才可以 了解先 生所以 不避忌 大亞細 亞主義 之名的 原故 •先生 
心目 中的亞 細亞洲 、幷 不是 亞洲這 一塊土 。在 事實上 、是 亞洲八 萬萬被 
歷迫 民族、 可憐 的痛苦 事寫 在思 想上 、是澍 於中 國古來 仁民愛 物的道 
德文化 的憧 惜。 而統 一這許 多事 實和 思想 的中心 、就 是先生 自身以 一 
誠貫知 仁男三 德的全 人格。 先生說 、『主 義 是 一 種 思想、 一種 信仰 、和一 
種力 量。』 由 思想化 而爲 信仰、 更由信 仰生出 一 種力量 。先 生的 思想是 
愛 中國人 、先 生的信 仰也是 愛 中國人 、先生 的力量 、也 是由 愛中國 而生* 

把這 一個愛 中國 人的心 、推廣 起來、 就是愛 全亞洲 的被壓 迫 民族、 愛全 
世 界的被 M 迫民族 、推 到極 處、 就是愛 I 切人類 。由 愛中 國人的 心 、生出 
救中國 的行爲 、就 是要 把中國 人從被 M 迫的 痛苦中 救出來 。就 國家觀 
念來 說、 就是荽 把中 國這一 個國家 、從赀 界帝國 主義的 鐵練束 縛之下 、 ^ 
解 放出來 。所以 先 生的眼 、看 的是 中國 的危 C、 和中 國人痛 苦的事 實 、耳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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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聽的 、是 中國人 民叫苦 的聲音 、心褢 想的、 是 如何救 M 的事’ 而 最受痛 
苦、 又爲最 大 多數的 、中國 的煶夫 H  <更是 先 生所耍 救的人 。『民 生是 
歷 史中心 、』 這 一個 原則的 應用、 就是由 跆而生 、也是 以 此爲最 後的目 
的。 先生反 對西 方文化 的意 義、 從這 一點分 析開來 、我 們更看 得出、 一方 
面 n. 反對 軍國主 袭資 本主義 、和由 軍國主 義資 本主義 發展開 來的帝 
國 主義、 與爲 資本 主義基 礎 的個人 主義二 方面 對於歐 洲 純粹以 物質 
問題爲 歷史中 心 、以階 級鬥带 爲絕對 的手 段之社 會革命 思想、 也從人 
類 生存的 出發點 、去糾 正他的 錯誤、 而 付與社 會革 命以民 生 哲學的 偷 
理性、 完成 『以 化彼族 競爭 之性 、而達 我大同 之治』 的目的 。先 生認爲 
中國的 道德 、最 發達最 進歩的 、尤 其是 『國 家的 道德。 』 孔子 所謂 『繼 
絕世、 舉廢國 、治 亂持危 、厚 往而 薄來、 』 孟 子所謂 『惟 仁者惟 能以 小事 
大、』 都 是世界 國際政 治理論 當中的 異彩 。爲 西方的 政 治學者 、經 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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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娇萬不 及的。 他們 至多止 是主 張民族 . 平等 _ 家 平等插 絕不了 解 『 

以大 事小』 爲 平天下 爲眞義 。『繼 絕世、 舉廢國 、治 亂， 持危 、厚 往而薄 來、 

』 爲平天 下的實 際政策 •先生 認爲這 一種民 族道德 、國家 道德、 是中國 
民族 的至寶 。世 界的和 平、 也必定 要靠 中國 人恢復 起固有 的民族 精神、 

具備 偉大的 實力以 後、 才可以 眞正 實現。 的確、 在 現在世 界當中 、沒布 一 
個民族 、更 比中國 民族大 、沒 有一種 語言 文字 、更 比中國 語言文 字使用 
的人多 。如 杲中國 人眞是 能夠振 興起來 、全東 方的 弱小 .民族 、固 然直接 
受中 國的扶 助不少 、就是 那非洲 、美 洲、 的 許多有 色人種 、在 中國民 族勢 
力的 提攞 誘掖 之下、 也可以 得 到自由 平等的 機貪 所以 中國民 族的振 
興、 和民族 道德 、國 家道德 的恢復 、的確 是全世 界大同 的基礎 。只 看小小 
一個 日本、 在 東方強 盛了 起來、 東方的 民族 運動 、曲 之激起 不少。 可惜他  ^ 
抛棄 了東方 民族逍 徳、 完全學 f 歐洲帝 國主義 。曰 本強起 來之狻 、第一  I 


楗 基的學 哲之義 主文孫 


就滅了  一 個琉球 、第一 1 就滅了 高麗、 於是 東民族 的 團結. 反爲 之阻礙 •倘 
若 日本強 盛之後 、能夠 繼承以 大 事小的 東方民 族道德 M 家道德 、把繼 
絕 、舉廢 、治亂 、持危 、的 责任 負起、 這三 十年當 中的東 方情呪 、固然 完全不 
同 、卽全 世界的 關係、 也一定 大不相 同的了 •又如 俄國革 命之後 、抛 棄了 
帝國主 義的國 家目的 、主張 扶助弱 小民族 的 獨立和 自由、 於是土 耳基 
的革命 、便 因俄國 的扶助 而成功 。在 滿淸統 治下壓 伏了 三百年 的蒙古 
民族、 也新生 出一種 國民的 覺悟。 其他中 亞一帶 的民族 運動、 也 和雨後 
春筍 一樣、 成長 起來。 如果中 國民族 、能 夠勃 然興起 、對於 世界的 感化和 
助力、 豈 是日本 維新俄 國革命 所能比 得 上的職 。中 國的 國民、 一定 要有 
這樣 的覺悟 、才是 眞正撤 底的 覺悟。 也 要能夠 負起這 個責任 、才 是世界 
第一偉 大民族 的責任 。那 些空 想世界 主義的 、固 然是不 認識自 己的民 
族 、而 一味跟 着歐美 已經凋 落的 帝國主 義墮力 、高唱 國家主 義的人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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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認 識世界 。這 兩種都 是和中 山先生 的三民 主義背 馳的。 我所以 讅 
爲先生 在日本 神戶高 等女學 校的這 j 篇講演 、把東 方文化 的精神 、極 
端的高 調起來 、是先 生中心 思想的 表現、 就 是爲此 。大家 如果能 夠把先 
生生 平全部 著作、 用系 統的硏 究方法 、去尋 繹出來 、就 可以 明白、 爲先生 
年 生事業 之殿的 神戶兩 大講演 、絕 不是應 該輕輕 看過的 •明 白了這 
點、 才可以 蹺得 三民主 義的革 命思想 、從社 會革 命的意 義上看 。所以 不 
同於其 產主義 的原故 、並 不是 要妥協 、要 調合 、也 不是故 意的排 斥共產 
主義、 而實 在是三 民主 義本身 、具備 有更深 刻而博 大的思 想基礎 。因爲 
這一個 思想基 礎不同 、其 所取 的手段 、也 就完 全不同 。我 們所以 不認階 
級鬥爭 爲革命 唯一的 手段的 原故 、並不 只是在 國民革 命時代 、爲 維持 
聯合戰 線而糊 塗過去 、我 們是 認爲在 階級鬥 爭之外 、更 有統一 革命的 
原則磨 級的對 立、 是社會 的病態 、並 不是 社會的 常態。 這一種 病態 、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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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各國都 I 樣 、所以 治病 的方法 、各 國也 不能同 •中國 的社會 、就 全國來  一 
說 、旣不 是很淸 楚的兩 階鉍 對立、 就不能 完全取 兩階級 對立的 革命方 
式。 更不能 等到有 了很淸 楚的 兩階級 澍立 、才 來革命 。中 國的革 命與反 
革 命勢力 的對立 、是覺 悟者與 不覺悟 者 的對立 、不 是階級 的對立 。所以 
我 們是要 促起國 民 全體的 覺悟、 不是 促起一 個階級 的覺悟 。知 難行易 
說 、在 革命運 動上的 意義、 便 是如此 。並 且就事 實上看 、我 們中國 數十年 
來的 革命者 、並不 出於被 支配的 階級、 而大 多數却 出於支 配階級 。因爲 
在 中國這 樣的國 家裏面 、去 了生活 能夠 自如的 人而外 、實 不易 得到革 
命的 智識。 所以 結果只 是由 知識上 得到 革命覺 悟的人 爲大 多數不 能 
覺 悟的人 去革命 。所以 中 山先生 又說、 世 界的人 、可以 分 爲三種 、一 種是 
先知 先覺、 一種 是後知 後覺二 種是不 知不覺 U 先知先 覺的是 發明者 、後 
知後 覺是宣 傳者、 不 知不覺 是實行 者 。革 命是由 先知先 覺的人 發明 、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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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後 覺的人 宣傳、 大多 數不知 不覺的 人實行 、才能 成功的 •並且 革命的 
利益、 全是爲 不知不 覺的人 的利益 、如果 先知 先覺或 後知後 覺的人 、要 
爲自己 的利益 、那 就不 是革命 、而 是反 革命 、立刻 就站到 被革命 的地位 
去了 。因爲 革命的 意義、 是利他 的不是 利己的 。革 命的 動機、 是由 於一種 
利他的 道德心 、不是 由於利 己心。 利 己心的 作用、 是反革 命的、 不 是革命 
的 ’因爲 利己的 動機、 是個 體的、 不是社 會的。 利己的 動機、 一旦 轉到利 人 
的. 上面、 這就 已經是 利他、 不 是利己 。在 社會 的缺陷 暴露的 時代、 利他的 
性格 、越 是充分 、革 命的 偎値 、越 是偉大 . 所以 仁愛足 革命 道德的 基礎 。举 
命家知 的努力 、完 全是 爲知仁 而努力 的 。如 果沒有 完美的 知識、 去陶融 
仁 愛的感 情、 這一 嵇仁愛 的感情 、便不 能充分 的發展 、並 且有時 候也會 
向 錯誤的 方面發 展。 具 備了這 一個醇 化的仁 愛性、 便要 有堅強 的意志 
去 實行他 。潛 而未發 的道德 、是沒 有道德 的價隹 岣所以 實行 的勇氣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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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革 命的一 個最 重要的 德性 •貫澈 這知 仁勇 的大德 、激 始澈終 "永不  一 

退轉 、就是 一 個决心 •就是 全心理 過程的 專注、 就是中 國古代 所說自 ，強  f 
不息的 誠意。 未知的 時候、 一 心不亂 的求知 、旣知 之後、 一心 不亂 的行其 
所知 。知行 的目的 、却都 是要以 仁 愛爲主 •因爲 民生是 腠史 的中心 、仁愛 
是人類 的生性 、在這 一點 、中山 先生的 思想、 根本 與加爾 馬克司 及羅利 
亞等 唯物的 革命論 者完全 不同。 而應用 的方向 、却完 全相同 •在 現代這 
樣以利 己的個 人主義 爲中心 的資本 主義跋 扈的世 界中、 我們的 仁愛、 

要如 何應用 才是眞 的呢。 就是處 虡要以 受最受 痛苦的 農夫工 人 、和沒 
有 工作的 失業者 爲目的 。要 能夠愛 他們、 才 是仁愛 * 不能 夠愛最 大多數 
受痛 苦的平 民、 就 是不仁 、不 仁就是 反革命 。所以 說 、『旣 不能反 對帝國 
主義 、又 不能爲 農夫 H 人謀 利益 、在革 命的中 國國民 黨裏、 就可以 紀律 
來 制栽他 •』 這 一個制 裁的紀 #、 是從仁 愛的道 德律產 生出來 、並 不是 


礎 基的學 哲之義 主文孫 


從階 級的道 德律產 生出來 、尤 其不是 從利益 的道德 律產生 出來的 • 

就 前面所 述中山 先生革 命理論 的系統 分析 、我 們可以 看出兩 個要黠 

來 • 

1、 中山 先生的 思想、 完 全是中 國的正 統思想 、就 是繼承 堯舜以 
至孔 孟而中 絕的仁 義道德 的思想 。在 這一點 、我 們可以 承認中 
山先生 是二 千年以 來、 中絕的 中國道 德文化 的復活 。去 年有一 
個俄 國的革 命家、 去廣東 問先生 。『你 的革 命思想 、基礎 是甚麼 • 
』 先生答 復他說 、『中 國有 一個正 統的道 德思想 、自堯 •舞 .禹 •湯 
文 .武 •周公 .至孔 子而絕 。我的 思想、 就是 繼承這 一個正 統思想 、來 
發揚光 大的。 』 那人 不明白 、再又 問先生 、先 生仍 舊把這 一句話 
來答復 。我 們就 這一段 話、 就 看得出 先生的 抱負、 同時也 就可以 
認得淸 楚先生 的國民 革命、 是 立脚在 中國國 民文化 的 復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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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是中國 國民 創製力 的復活 、是要 把中國 文化之 世界的 價値、 
高 調起來 、爲世 界大同 的 基礎。 

二 、先 生所主 張的國 民革命 、在事 實上、 是 聯合各 階級的 革命。 但 
是這 一個 聯合谷 階級的 革命、 一 方面是 耍治者 階級的 人覺悟 
K 爲被 治者階 級的利 益來革 命、 在 資本階 級的人 覺悟了 、爲勞 
動階級 的利益 來革命 、要 地主階 級的人 覺悟了 、爲 農民 階級的 
利益 來革命 。所謂 『成物 智也。 』 一 方面 是要 被治者 階級、 H 人 
階 級 、農民 階 級、 也起來 爲自己 的利益 而革命 。所謂 『成己 .仁 也。 
』 先生認 爲階級 的差別 、並 不是 絕對能 夠消滅 人類的 仁愛性 
的。 當 初俄國 革命黨 人當中 、許多 都是貴 族 。有名 的苦魯 巴金、 還 
是 一個極 貴的 公爵。 在一千 八百六 十年代 齒 革 命而被 放逐於 
西比利 亞的貴 婦人三 千多人 。卽 此一端 、已可 以曉得 、革 命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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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並 不單是 要被壓 迫的階 級才有 、愛 人利他 的仁心 M 不是一 
定栗同 階級才 能夠具 備。 那些不 來革命 的人、 只 是不知 、如 果是 
能 •知、 他的仁 愛性依 然是能 夠發現 、依 然能夠 爲 受痛苦 的農夫 
工人 努力。 所以 先生 在這 一點、 是 主張谷 階 級的人 、要抛 棄了他 
的 階級性 、恢復 他的 國民性 。抛棄 了他的 戳性、 恢復他 的人性 。換 
1 句話說 、就 是要 支配階 級的人 、抛棄 他自己 特殊的 階級地 位> 
囘到 平民的 地位來 。所以 先生雖 是主張 各階階 的聯合 、但 是這 
個 聯合、 是爲 最受痛 苦的人 民而起 。並且 是要聯 合各階 級的革 
命分 子、 不 是拉攏 反 革命的 分子 。所以 先生 常說、 『革命 是爲最 
受痛 苦的平 •民而 奮鬥。 』 又說 、『我 的革命 ，是爲 民生主 義而革 
命一 

講到這 一點 、我就 想把中 國古代 兩 個最偉 大的思 想家、 作一個 比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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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 來結束 我這一 篇講演 •同 時可 玆 在 這一铟 比較 批評上 W、 看出中 
國二千 多年來 、所以 文化 衰頹的 原因。 這 雨個偉 大的思 想家是 甚麽人 
呢、 一個是 孔子、 一 個就是 老子。 大家 都曉得 、自漢 以來、 孔子的 思想、 完全 
是統 一中國 的基本 勢力。 自從歐 洲文化 輸入中 國以來 、中 國的 思想界 、 
起了一 個很大 的變化 •這一 個大的 變化、 每次都 是把孔 子作爲 反對的 
目標 。在革 命的思 想裏面 、總 是極端 反對孔 子的勢 力占大 多數。 在反革 
命的思 想裏面 、雖不 盡是標 榜尊崇 孔子、 但 是至少 總對孔 子不加 反對。 
就 這一點 、我們 看出、 只 有中山 先生這 一個偉 大的革 命領釉 。他 不單不 
是反 對孔子 的人、 並且他 自己說 、『他 的思想 。是中 國的正 統思想 、是直 
接繼承 孔子的 思想來 發揚光 大的。 J 這 豈不是 一個很 奇異的 現象興 
我以爲 看明瞭 尊崇孔 子的人 、都 是反革 命的、 才 可以看 得出中 國國民 
文化 、所以 墮落 的原 ET 看明瞭 反孔子 思想的 、都是 革命的 、也 就可以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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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中國革 命思想 、所以 不 能成熟 、不 能恢復 國民的 創造力 的原故 •中山 
先生說 、『中 國國 民的自 信力消 失了、 J 照 現在這 一個思 想界的 情形、 

正 是證明 中國國 民自信 力消失 的眞象 。在 一般反 革命的 、頑固 保守的 
人、 他們固 然不曉 得文化 的意義 是甚麼 、也 不曉 得孔子 思想的 本體是 
甚麼、 而在一 般革命 的靑年 、雖 然從科 學的智 識裏面 、了 解了多 少文化 
的意義 、但 是並不 能忠實 地用科 學方法 、來觀 察中國 的文化 、和 中國固 
有 思想的 價値。 一味認 中國的 文化、 郡 是反科 學的、 而加以 排斥。 於是在 
思 想上面 、革命 與反革 命的分 別 、幾 乎變 成中國 的與非 中國的 區別 。這 
是我所 認爲很 痛心的 。我 們是 中國人 、我們 現在要 改革的 是中國 、如果 
中國 的一切 、眞 是毫 無價値 、中國 的文化 、在世 界文化 史上 、毫無 存在的 
意義 、中國 的民族 、也沒 有創造 文化的 能力、 那麽中 國人口 < 好束 手待黯 、 i 
就算 完了 、爱要 傲甚麽 革命呢 •我 們所以 要革 命的原 故。 第一是 有革命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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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 、第二 也是自 己承認 有革命 的能力 、而 革命能 力之所 從出、 一定 
由 於固有 民族 能力 的發 展。 是以 『所 作、』 的雖然 不同、 而 『能 作』 的 
基礎是 一 樣的。 如果連 中國人 的能 作性也 完全否 認了、 這就無 異是說 
中國民 族沒有 存在於 世界的 權 利一樣 。中 山先 生的 思想 ^ 不是 如此。 
他 是絕對 承認中 M 人有 創造 文化的 W 力 、有 組織阈 家的 能力、 有組織 
社會 的能力 。中國 在歷史 上的貧 獻 、已經 成爲世 界現代 世界文 化的基 
礎。 中國人 要能夠 恢復這 一 個創造 文 化的精 神 、然後 才可以 盡 量的接 
受現代 的歐 洲文化 、把歐 洲文化 、供 我的： 要、 完成中 國 國家和 社會的 
建設、 同時發 展中國 民族創 造世界 文化的 能力。 以中國 固有的 世界大 
同的 精神、 完 成世界 大同的 事業。 所以 先生 在所作 方面、 以 求知的 精神、 
盡量 吸收近 代的科 學知識 、應 用科學 的方法 。並 且認爲 『後 來居上 、』 
是科 學建設 的原則 。中國 雖然是 一 個科學 落後的 國家、 只荽把 求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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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恢 復起來 、對 於現 代的稃 學文明 、迎 頭趕 上去、 一定 是後 來居上 、不 
但 是可以 和歐美 的文明 國民、 並駕 齊驅 、並且 還可以 超過他 們之上 、恢 
復世界 文化中 心的 地位。 所以 先生 對於中 國固有 的文化 、在創 造的能 
力上、 是很 能認識 他的眞 價値、 而 對於腐 敗了的 中國民 族習慣 和 思想、 
則盡量 的排斥 。更 從思 想的內 容上看 、就 是把中 國以發 展民生 爲目的 
的 統思想 、完 全繼承 ^ 來、 發 揚光大 。而對 於破壤 中國社 會道 德和國 
家遊德 的個人 主義的 思想、 則攻 擊不遺 餘力 。我們 要能 夠把中 國過去 
兩千多 年來思 想 界的傾 M、 看得明 白 、然 後才能 夠了解 中山先 生所以 
成爲 孔子以 後第 一個繼 往開來 的大聖 的意 義。 

我 們在講 明孔子 與老子 的思想 之先、 先要就 文化的 意義講 一講、 文化 
决不 是奇怪 的東西 、也决 不在 虛無 飄渺的 空 想上面 。人 類這 j 楢 動物、 

具 備了兩 手兩足 、和 靈敏的 頭腦以 來 、用 發明和 工 作的 能力、 利 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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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 事物、 供給人 類食 .衣 •年行 .育 •樂. 六樣 享受、 這就叫 作文化 •離 開了發  一 
明 、沒有 文化可 言、 離開了  H 作、 也 生不出 文化的 成緖 。至 於社會 國家的 CQ 
組織 、便是 要把人 類食 .衣. 住 •行吉 .樂. 六梂享 受按 、者人 類老幼 •男女 •智愚 • 
強弱. 的 關係、 應 乎當時 的環馈 、安排 適宜、 使 W 千萬 億的人 、男 男女女 、老 
老小小 、強的 弱的。 都得畚 相當的 享受。 古人叫 作偸常 。離 開了食 .衣. 住 •行. 

育 •樂. 六榇的 享受、 不會 發生偷 常、 離開了 發明和 工作。 也 沒有人 類今日 
所享受 的食. 衣. 住. 行 .育 .樂 。再追 進一步 、離 開人類 能發明 W 能 H 作、 的能 
力 、更 不會有 發明和 工作的 事實、 離却人 類生存 的需要 、也 就沒 有發明 
和 H 作 的價値 。人類 不是單 獨存在 的 、離了 人與人 的關係 、沒 有人生 、有 
人 生就有 人與人 的相 互關係 。所以 一切 國家和 社會 的文化 、都 是以人 
類的 生存爲 目的、 以 『北 〈同 生活』 的組織 、爲人 類生存 的手段 。詳 言之、 

就 是人民 的生活 、社會 的生存 、國民 的生計 、羣衆 的生命 、便 是文 化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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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所以 離却 民生、 沒有文 化、 離了民 生 、沒 有道德 。從這 一個意 義、 觀察中 
國 的歷史 、使 可以晓 得、 上古時 代 、我們 所謳歌 讃美、 您爲聖 人的、 就是最 
能發明 H n 、 和 H 作方法 、的 人。 發 明用火 的、 發明構 木爲集 的 、發 明網罟 
的 、發 明種植 的、 發 E 織造的 、發明 醫藥的 、發 明刀斧 弓矢的 、發明 文字的 • 
都是上 古所尊 崇的聖 人。 尤其是 文字的 發明、 使 一 切文 化成績 、具 備傳 
久 致遠的 性質、 利 益人類 、更 多而丑 大 。所以 後代的  < 特 別對於 發明文 
字 的聖人 、尊崇 到極端 、視 爲一 切文明 的鼻祖 。至於 我們的 民族、 由單純 
血統的 部落、 货着 文化 的結合 、成爲 一個大 的文化 民族 、地域 和人口 。逐 
漸擴張 、文 化的 內容。 也逐 漸充實 、於是 國家 的形體 、漸 漸具 g 到 堯舜以 
前的 時代 、許 多聖哲 、已經 努力在 國家制 度、 和社 會制 度的 整理。 堯舜集 
其大成 、成 爲一個 偉大的 國家 文化。 此 後三代 千數 百年的 當中 、除了 大 
禹以治 水功紐 見 稱而外 、成湯 、伊 尹、 文武、 周公、 都是以 從事於 國家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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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 會制度 的整理 、受 人民 的尊崇 。孔 子更 把古代 的文化 、用科 學的方 一 
法、 從理論 上整理 起來 、成爲 一柿 •學術 的文化 。他 所以 述而不 作的原 故、  1 
因爲 他不在 制 作的地 位。 『作』 字 的範围 、 H. 專指 議禮 、制度 、考 文、 而 言。 這 
三件 大事、 一是社 會制度 、二 是 國家制 度、 三是學 術 文化的 工具。 這三樣 
都是具 體的事 實、 必要有 制作 的權力 、制 作出來 、才能 行得通 。至 於理論 
的方而 、並 不在述 而不作 範圍之 內。 後人以 爲孔子 的述而 不作、 是把 一 
切思 想都 包含在 內' 這本來 是一秫 誤解。 柯是 也可以 因此 曉得、 政治及 
社俜的 理論、 絕不能 超乎這 三 件大事 之外。 孔子雖 沒有傲 改制的 工夫、 
然而他 却組織 了一個 民生 的哲學 。他运 一個， 民生 哲學的 理論、 就是二 
千數百 年後、 創 造中華 民國的 孫中 山先生 、所 繼承的 .理論 。孔 子的理 論、 

是 甚麼呢 。我 們可以 從兩' 部書 、看見 他-的 系統。 | 部、 是中庸 、是他 .的 原理 
論、 一部是 大學、 是他的 方法論 。他在 大 學上面 、說 明大學 的 系統、 是在格 


礎基的 氓哲 之義主 文孫 


物、 致知、 誠意 、正心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 天下 。可以 曉得 、孔子 對於一 切事物 、 
是以 客觀的 認識爲 基礎 的主知 主義。 意. 心 •身 .家 .國 •天 下、 是格致 的體、 是 
所 格之物 。誠 .正 .修 •齊 .治 .平 是格致 的用、 是所致 的知。 再就修 .齊 .治 •平 .來 看、 
我 們可以 曉得 、孔子 的思想 、注 意全 在民生 。就 他所說 的性質 來說、 可以 
叫他作 『社 會連 帶責任 主義。 』 單就 修 .齊 ♦治. 平 、的 關係說 、他有 三重的 
連 帶責任 、試把 列舉出 來。 

1、 個人 對家、 和家 對個人 •個 人對國 、國 對個人 。個人 對世界 、世界 
對 個人。 

二 、 家 對國、 國對家 。家對 世界、 世界 對家。 

三 、 國對 世界、 世界 對國。 

在這三 蜇的連 帶責任 上面、 顯 出一切 民生的 意義、 只 爲個人 利益、 而不 
顧 家國天 下的利 益、 只顧一 家的利 益、 而不顧 國與天 下的利 益、 和只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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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的 利益、 而不顧 天下的 利益、 這一 種自 私自利 的行爲 、都是 反乎人 
類 共存的 眞義的 。所以 孔子說 、『大 道之行 也 、天下 爲公。 』 更就 孔子的 
基本原 理來說 、就是 『天 下之 達逍五 、所以 行之漭 三 。智仁 FJ 三％ 、天下 
之 達德也 、所以 行之 者一也 •』 天下 之逹逍 五、 這 是就當 時的社 會組織 
說 。所以 行 之者三 、所以 行之者 一 、 是就行 道的 能力來 說的。 社曾 的組織 
變了 、天下 之道便 不同 。社 會組 織雖然 變了、 而行 道的人 、依 然是人 類、 人 
類求生 的目的 、依然 不變的 。所作 n 管 不同。 只管隨 着時 代的需 要來變 
遷 。但是 能作的 本性、 却只 有發揚 光大、 而 沒有根 本 的變動 。所以 到了二 
千 多年後 的今天 、中 山先牛 ：就现 代世 界的 國家紐 織、 祉會 組織、 從建國 
的理論 和實際 上 、把天 下的達 道五 、改作 了天下 的達近 三 。恢復 起中國 
民族創 造文化 的能力 、建 設出 繼往 •開 來的新 國家、 新社會 。川 革命的 工 
夫、 把埋沒 了幾千 年的社 會連帶 責任主 義、 : 三 K 主 義的靑 天 白日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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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重 新發揚 光大起 來。 大 學之道 在新民 、湯 之盤銘 曰曰新 、闻 雖舊邦 、其 
命維新 。以 自疆 不息 的誠， 意 、建造 出人類 所共由 的中 庸正道 。衰 弱了幾 
千 年的中 國民； iT 方才由 這國民 革命的 運動裘 、生出 一 個新生 命來。 

孔 子的主 義是如 此的， 何以自 漢朝以 來、 完全統 一在孔 子的思 想之下 
的中國 、會 衰頹腐 敗至於 如此呢 。我 們且先 把老子 的思想 講一講 、再把 
歷史 的事實 詳細看 淸楚、 就可以 了然中 國的衰 頹、 是否孔 子的責 任了。 
老子的 思想、 是出 於史官 。他 所講 的、 是君 人南面 之術。 這是 硏究 中國思 
想 史的人 、都可 以媵得 的他的 。思 想的 特徵、 就 是把個 人的精 神、 和字宙 
的精神 、混 爲一氣 把 個人和 世界來 對立起 來 。除我 的個體 之外、 就是世 
界 、世 界之內 、就 是我的 個體 、疋 不承認 苟笫 二個組 織、 介乎其 中把 一切 
人類 的關係 、社打 的組織 、國家 的飢織 、一槪 抹殺把 一切 維持社 會國家 
關係 的道德 責任、 完 全否認 得乾 乾淨淨 、建 設出 一個純 個人主 義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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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但是 這一種 極端的 個人主 義 、在人 與人相 處的世 界裏面 、如 何可以 
•行 得通呢 。所以 他才 又發明 一個以 忍 耐退守 、淸 淨無爲 、爲宗 旨的 m 德。 
以將欲 取之、 必固 與之、 將欲 弱之、 必 固強' 之蔣欲 廢之、 必固 興之、 的陰賊 
險很 的權術 、作維 持個人 利益 、竊 取社曾 供養 的手段 。他 的最後 目的、 是 
在個人 的永久 享樂福 壽康寧 。作 皇帝 的人、 貴爲 天子、 富有 四海、 最大的 
欲望、 不過是 永久保 持他的 享樂。 但是要 達到這 一 個目的 、節欲 却是萬 
不 能已的 。所以 老子的 個人節 欲主義 、正是 他個人 主義的 最高潮 •後來 ， 
他的 思想、 一面派 生出個 人浪漫 享樂的 莊周、 一 面派生 出殘酷 寡恩的 
申韓。 秦皇統 一了六 國的後 、國 家主義 、被始 皇的專 制打滅 乾淨、 於是老 
子個 人主義 的思想 、更 乘勢猖 獗起來 。直 到漢代 、狡猾 的帝王 、表 面上豎 
起尊 孔的 招牌、 而内容 却完全 用老子 的將取 必與的 方法、 把 孔 子 以智 
仁 勇爲基 礎的瓧 會連 帶責任 主義、 打 得粉碎 运家 的思想 4 完全 歷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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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下去 、格 致的主 知主義 、自 然失 了効用 。絕對 的尊孔 、事 實上就 是老子 
愚民 政策最 巧妙 的手叚 。且 看沒有 I 個尊孔 的帝王 、自 己不迷 信黃考 
就可以 蹺得他 們尊 孔的目 的所在 了 。自是 而後、 科. 學文 化發展 的可能 
性、 旣被以 放任爲 舆 制栩點 的老 子政策 、和普 遍的個 人主義 、滕 伏乾淨 • 
於是全 國國民 、無 智恐 賢不肯 、都 在四 個趨向 的當中 。一 個是離 世獨立 
的虛無 主義、 一個 是權謀 術數的 縱橫 主義、 一個是 迷信運 命神鬼 的宿 
.命 主義、 j 個是烷 練採補 的縱慾 主義。 這四個 趨向、 不是淵 源於 老子的 
個人 主義、 便是以 老子的 個人主 義爲依 f 而 且他們 所宗的 老子、 只是 
把個人 主義的 頹敗性 、盡 量發揮 出來、 並不是 在學術 思想的 內容上 、和 
老子有 甚麼關 係 。後 來再加 上印度 傳來的 佛教、 以絕滅 爲解脫 、更 把人 
類社會 的活動 能力、 和向 上精 神、 消 滅淨盡 。兩 千餘 年來 、大 家掛起 尊孔 
的招牌 、其 實何嘗 是孔子 的信徒 、原來 都是中 了個人 主 義流毒 的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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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鬼 •在 社會 組緣上 、戰 學旣沒 有進步 、以 發明和 H 作 爲中心 的文化 、再 
也發達 不起來 。農 業制 度下面 生出的 宗 法社會 、旣沒 有科學 的文化 、擴 
張物質 的効用 、他的 本身、 當 然變更 不了。 一般人 民、 已經被 老子和 佛教、 
滅却了 活動力 和貴 任心、 一 方面却 又脫不 了現實 的責任 、而且 宗法社 
會的束 縛 、爯把 他 一重又 一重的 纏起來 、於是 一切社 會進化 、便 完全停 
止了 、民 族身 體和精 神也消 失了 。這榇 一個 大的民 族禾能 強盛、 反爲衰 
弱。 並且 中古以 後、 £ 文學上 、在美 術上、 £ 農材 的組織 、都市 的建築 、國家 
的組 織上、 無一 樣有 進步 、有發 明、损 是受了 老子 式的專 银 政治羽 個人 
主義思 想的害 。同 是一樣 的人、 屮國的 文化、 發達在 歐洲 之先、 歐 洲能夠 
產 生近代 科學 的文明 、而中 國不能 夠產 生近代 的科學 文明歐 讲在封 
建制 度打破 後、 一天進 步 一天、 而中國 在封建 制度打 破後、 不單 沒有絲 
毫的 進步、 反而退 步到不 成樣子 、都 是這 個原故 。由 孔子 和老子 兩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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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在中國 國家的 關係上 、比較 看來、 我們便 可以嘵 得殂 礙中國 國家勢 
力發展 、民族 文化進 步的、 並非以 發達民 生爲目 的、 以智 仁勇爲 遨德基 
礎、 的社 會連 帶责任 主義的 孔子的 政治思 想 、而 是以 極端 放任 爲手段 
極端 專制爲 n 的 的老子 個人 主義的 政治 思想 。我們 並且耍 曉得 、孔子 
的政治 思想、 並不是 他的 特創、 只 是把 堯舜以 來、 至於文 .武. 周公、 的建國 
經輸、 用學術 的方法 ' 整理 起來 、付與 一個倫 理饵學 的 性質。 這 一個思 想、 
正是 孫先生 所說、 『極精 微開 展的 理論。 』 在三 代千 有餘年 的當中 、中國 
的文化 、所以 成 爲世界 文化史 上最苻 偾値 的文化 、完 全是在 這 一個理 
論支 配之下 、發 M 起來 。如 染 說中國 漢代以 後的 衰微、 是 孔子思 想的罪 
過、 這 正是把 歷史事 實、 完 全抹殺 了的宵 論 。所以 我 們可以 完全 承認中 
山 先生道 一 個 繼承中 國正統 思想、 很興 中國固 存道 德文化 的覺悟 、的 
確 是二千 年來 、中國 文化創 造史上 的 異彩。 二千 年來、 許多咬 文嚼 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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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儒、 一切 似是而 非的尊 孔的論 辯、 爭 道統的 混戰、 在中山 先生 創國的 
靑天 白日朗 照 之下、 完 全失了 存在的 意義。 他們那 些沒有 建國經 綸的 
空 談性理 、沒有 實際 効用的 偸 間文學 、那 才眞 是失 了創 造文化 能力的 
中 國人的 供狀 。離却 發明和 H 作、 沒有文 化的 發生、 離 却食. 衣 .住. 行 •育 •樂. 
的民 生享受 、沒存 文化 的本體 、離 却社會 的連 帶責任 、沒 有文化 的組 
離却‘ 智. 仁 .勇 .的 德性、 和貫 澈智. 仁 .勇 •德 性的 至誠 、沒有 創造文 化的. 能‘ 力。 
屮山先 生所以 爲中國 正統思 想的繼 承者的 意義在 此、 所以爲 新國民 
文化的 創造漭 的意 義、 也是在 此。 中國是 有五 千年文 化歷史 的古國 、但 
是 中國阈 民的 文化創 造力、 却是 消失了 二千年 。中山 先生的 誕生 、是中 
國國民 文化創 造 史的新 紀元 、中 華民國 . 的創立 、就是 新國民 文化劍 造 
的證據 。要眞 實地認 識國民 革命的 意義 、先要 把中山 先 生在中 國文化 
史的 地位認 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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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 上所述 、把 中山先 生思想 之哲學 的基礎 、大約 論完了 •在這 裏我更 
有 一個最 緊 要的話 '對 諸耵講 一講、 就 是中山 先生這 I 侗偉大 的思想 、 
偉大 的抱負 、偉 大的 努力、 在時代 的關係 上面、 是以 甚麼爲 目的。 這一點 
前而已 經再三 講明 白了 、爲 的是革 命 。中山 先生生 於革命 、死 於革命 。先 
生一切 思 想抱負 努力的 惜値、 都是裘 現在革 命的上 面。 今天中 國國家 
的地位 、民族 的 地位、 除了 革命 、更 無可挽 救之法 M 從 國內罚 一 l 大多 
數的農 K 和 H 人、 狂 民 族能力 袞颓 國家地 位不振 、經濟 組織落 後、 的中 
國挺而 、他們 所處的 地位 、尤其 H 全世界 農民 工 人中最 苦的地 位 。中山 
先生的 革命是 爲救國 、尤典 足 爲了 他們的 利益和 幸福、 才來革 命救國 
的 『 苛矣 富人、 哀. 此焭 獨。』 不爲了  M 三萬莴 七千莴 的 最困苦 的人民 的 
生活、 他沒有 救國的 怠義、 使沒布 革命的 意義二 砘的 思想、 足有 j 種 目 
的 、如 果忘 却了他 的目的 、無 論思 想如何 高尙、 便都無 可取， 所以 中山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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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的 思想、 是要 在他 四十年 革命救 國的 努力 上、 在他以 一 誠貫澈 智仁 
剪三 德的 全人格 上、 才顯出 他的崇 高偉大 仁慈來 •我 們立志 繼承他 的 
思想 的人 、第 一要立 志繼 承他的 事業 、如 果不能 立志繼 承他的 事業、 只 
是空 講三民 主義 、甚 至於只 是. 空講民 生哲 學、 這不 單是不 能澈底 明瞭 
先生 的思想 是茜麼 、在. 道德上 、簡直 是先生 的罪人 。從前 盲從先 生革命 
而 犧牲的 革命志 士 、雖然 完全不 了 解先生 的思想 是甚麼 、但是 並不失 
其 爲革命 的先烈 、！ 一民的 模範。 將來卽 使生出 許多完 全了解 先生的 思 
想的學 者 、如果 有服 不看 民生 的疾苦 、有耳 不 聽民生 的疾苦 、有 口不爲 
大 多數受 苦的人 民呼號 、有智 識能力 不爲 大多數 受苦的 ■人民 効用、 這 
就 完全與 過去二 千年當 中一切 墮 落了的 儒者、 絲毫沒 有兩樣 。無 論甚 
麼思想 派別的 革命溝 、都有 絕對排 斥墮落 的思想 家的權 利的。 卽如馬 
克司的 學說、 在 一 般 奉科學 的社會 主義、 信 仰唯物 史觀的 、共 產主 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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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 把他當 作社會 革命的 經典。 但是我 們平心 的 審査、 馬克司 的唯物 
史觀、 究竞惯 値 J: 那 惠， 就是 在他的 革命性 。應用 唯物史 觀 、說明 社會革 
命、 很 容易使 勞動 階級、 的人 、生出 革命的 覺悟來 。所以 唯物 史觀是 否眞 
理、 乃是另 一 問題、 但是 在應用 的上面 、所以 能夠 取得革 命哲學 的地位 ■ 
是 因爲他 思想的 自身 、具 備有豐 當的革 命性。 但是 馬克斯 的唯物 史觀、 
能夠 說明階 級鬥爭 的社 會革命 、不 能說 明各階 級爲革 命而聯 合的國 
民革命 。中 山先 生的民 生哲學 、不但 是可以 說明 各階級 爲革命 而聯合 
的國 民革命 、並且 把 一 切 的革命 歷史、 都在這 一個原 則下面 、解 釋出來 • 
所以 國民革 命下面 的鬥士 、决 定非 信舉民 生哲學 不可。 這一點 尤其是 
刷民 黨黨员 大 家必須 共间 努力的 • 

你是 甚麼民 旋。 

我是屮 國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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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信奉 甚麽主 彎 
我信 奉三民 主義。 

三民主 義的思 想基礎 是甚蹲 
是民生 哲學。 

民 生哲學 的應用 是怎樣 。 

爲人民 的生 活、 社 曾的生 存 、國民 的生計 、羣 衆的 生命、 而革命 • 
民國十 四年五 月於廣 州起稿 。同 年六 月於上 海 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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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哲 學系統 表說明 

硏究孫 中山先 生主義 的人、 應該先 要知道 九件事 。第一 、先 生的 基本思 
想、 完全淵 源 於中國 正統思 想的中 庸之道 、先生 實在是 孔子以 後 、中國 
道德 文化上 •繼 往開來 的大聖 。第二 、先生 的知識 、包 含近代 最新的 科學、 
而其解 决一切 問題、 必 用近代 的科學 方法。 第三 、先 生的三 民主義 原理、 
全部包 含在民 生主義 之內、 其全部 著作、 可總名 之曰民 生哲學 。第四 、先 
生一 生努力 、全 在以 革命 的手段 、救 國救民 、打 破一切 個人 主義的 迷夢、 
實現三 民主義 。第 五、 三民 主義之 原始的 目的、 在於恢 復民族 的自信 力^ 
因爲民 族的 Q 信力 不能 恢復、 則此弱 而且大 之古文 化民族 、其 老衰病 
•可 救、 一切新 活泐 、供無 從生、 卽 發生亦 不脫病 理的 狀態、 不能 救民族  | 
的危 S J 六、 三民 主義 之實行 的方法 、在以 全民族 之共同 的努力 ，完 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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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革 命。 集中 國民 革命 的勢 力、 以阈家 資 本主義 、爲建 設民 國之 基礎' 
第七、 三 K 主義 之終結 的目的 、 j: 對治全 世界的 由資本 主龚而 發生之 
社命： 病、 以全人 類之典 同努力 、趙設 新典 產社传 、完 成眞正 民 有 民治民 
享的 大同世 界、 就是 要造成 『均無 貧和 無茲 安無傾 』 的 世界。 第八 、民 
生主 蒸與共 產主錢 目的和 同 、而哲 學的茈 礎、 和贳行 的 方法、 完 全不同 • 
先生說 、『其 逄主義 是 K 生的理 想、 K 生主義 是 北 (產 的實行 。』 又說、 『 
馬克思 是社命 ：病现 學從、 f n: 社钤生 理 學家。 』 记 四句話 是硏 究民生 
主義的 人、 耑要注 意的格 ： H IV 九 、先生 的全 人格、 仁愛 爲其 基本、 一切表 
現、 無不 爲仁愛 。夯過 人之咎 、而其 智惟用 於 知仁、 有過人 之 贝、 而其勇 惟 
用於行 仁 。可 知離却 仁愛、 絕無革 命可言 。民 生爲宇 宙大德 之 表現、 仁愛 
卽民生 饵學之 基礎 、其他 一 切道德 、皆 不外 由此派 生、 完 成仁愛 之用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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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九個要 點、 是 I .切 硏究 者预 先應 該了 解： r 至於願 作先生 信徒的 < 
更應 該完全 接受這 九個 條件。 倘若離 却他的 系統、 抛棄了 他的 民生哲 
學 的倫堙 性、 只是 『我田 引 水式』 的， 任意 利用 一點、 使說 n. 孫文主 義、 
這是极本錯誤。共信不立、：九倍不生、和衷共濟之贲不舉、承命勢力之統 
一無槊 。他曰 一波未 . 牛、 一波乂 起、 演成 的自殺 、那就 可痛 極了 • 

中 m 人害 了千 餘年 的老衮 蜗、 在_ 史 上被強 而 且小的 K 族 、稷亡 了好 
幾次 。現在 經歐类 科學 文化的 肩激 、_剛 想從老 袞病 i m 爬出 來、 而乂得 
了一個 幼稚病 、夾 J: 老袞病 的 當中。 cn 革命闕 盟會以 來、 柿秫歷 史 事實、 
有不 少地方 、农 現出 革命 黨的 幼稚 祕， 我自， 」 也就是 迖幼雅 病 的一個 
人。 癸丑以 後 、從前 害 幼稚病 的人 、漸漸 有 ：1 不少的 老袞化 。歐戰 以後 、社 
會革 命潮流 、街 入中國 、後起 革命资 年 、迎腐 迢個 潮流 、如漭 符一般 、生長  ^ 
起 來將要 老袞的 革命黨 、得着 些 新血輪 、然 後才生 出一種 活氣。 這確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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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 一 個生機 、但 是同 '時 就生出 一種新 的 革命幼 穉病來 * 領袖着 I 
羣老 衰民族 中害幼 穉病的 靑年們 、擇 善固執 、貫 澈始終 、爲 革命而 奮鬥 
的中山 先生、 以強壯 過人的 體魄、 只 活了六 十歲、 就得着 不治之 疾的原 
故 、實在 是老袞 病和幼 穂病 、兩種 痛心 疾首 的刺激 、活 活的氣 壤了他 。這 
j 個表、 是 我最近 兩個月 、在 北京廣 州各學 校的講 演底稿 。因爲 演詞的 
紀錄 、不下 四五莴 言、 一時 不及訂 正出版 。所以 先把 這系統 表印了 出來、 
分送谷 位同志 。自 信這一 個簡略 的表、 是我相 從先生 十餘年 的成績 •  r 
學 而不思 則罔。 思 而不學 則殆。 』 希镎 愛國的 志士、 崇 敬先生 的信徒 、大 
家切切 實實地 、丟 開客氣 、先傲 一 番硏究 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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